
��� 老家的菜园里， 芫荽是父亲年年必种
的。 一进入寒冬， 餐桌上便少不了这道天
然鲜香， 多半是用来烫火锅的。

秋末冬初， 父亲就开始播种芫荽。 下
种之前， 他会用微温将种子浸透， 好让它
们吸足水分， 这样发芽率才高。 整平的一
畦菜地上， 芫荽种被密密麻麻地撒下， 再
覆上一层薄薄的细土。 这时， 父亲还会为
它们做一件格外贴心的事———搭一个温
室棚。

待天气转晴， 父亲揭去薄膜， 让芫荽
接受冬日的洗礼。 它们没有辜负菜地的
厚爱， 也没有辜负风霜寒雨的眷顾， 长得
娇柔青绿， 生机盎然。

挖芫荽， 父亲用的是一把二齿耙。 他
将齿耙举过胸前， 暗自使力砸入泥层， 向
上一撬， 土便松了， 只需轻轻一提， 芫荽
就连根带泥被拔了出来， 顺手在齿耙上
磕掉泥块。 几耙下去， 就能挖小半篮。 剔
去黄叶杂质， 放进大脸盆， 用刚摇上来的
井水清洗几遍， 沥干水分， 就等着下火锅
了。

火锅底汤烧开后， 夹起几根芫荽， 粗
鲁地按进热汤里， 片刻后翻个身、 打个
滚， 让它受热均匀。 趁它还青翠时迅速捞
出。 芫荽是经不住长时间烫煮的， 稍一耽
搁， 便会脱青变色， 失了新鲜和香味， 非
得快烫快吃不可。

烫好的芫荽放在嘴边吹一吹， 送入口
中， 青嫩爽脆， 满嘴清香， 汁水甘润。 我
们吃得酣畅淋漓， 舌尖仿佛也跟着跳舞。
用 “热辣滚烫、 欲罢不能” 来形容， 一点
也不为过。

芫荽， 又名胡荽、 香荽， 古称蒝荽。
据唐代 《博物志》 记载， 它原是由汉代张
骞出使西域时带回， 故名 “胡荽”。 魏晋
时， 后赵皇帝石勒忌讳 “胡” 字， 才改称
“香荽”， 从此流传于市井。

自古以来， 芫荽就常见于典籍。 《饮
膳正要》 中写它 “气味香， 辟腥”； 《本
草纲目》 中也说它 “性味辛温香窜， 内通
心脾， 外达四肢”； 《闲居赋》 中以 “蓼
荾芬芳” 赞其香， 其中 “荾” 就是芫荽；
元代王桢在 《农书》 中更是称其 “子、 叶
皆可用， 生熟俱可食， 甚有益于世”。

除了烫火锅， 芫荽更多时候是作香
料。 煮一锅鲜鱼汤， 它是绝配， 去腥增
色， 更添其香。 奶白的鱼汤中漂着几叶翠
绿， 活色生香， 让人食欲大开。

而母亲早晨下的面条， 也总不忘撒上
一把切碎的芫荽。 于是寻常一碗面， 便多
了几分清香， 也融入了母亲那深沉而悠长
的爱， 每一口面条， 都让我吃出了温情，
吃出了幸福。

如今我蜗居城市， 出门几步就是超
市、 菜场， 芫荽一年四季不断， 虽然鲜
嫩， 却总不及父亲亲手种的芫荽， 土生土
长， 原汁原味， 健康自然， 那是大棚蔬菜
永远无法比拟的。

芫荽出世后， 每次回家， 父亲总要采
些芫荽让我带回。 以至于我的车里、 我家
的厨房里， 常常弥漫着芫荽特有的清香。
我知道， 那香气里藏着老家的味道， 也藏
着父亲的味道， 更藏着我深深的眷恋。

芫荽， 这抹烟火人间的芬芳， 注定是
我这一辈子不离不弃的乡愁乡味。

赵光 （湖南 岳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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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医圣张仲景的故事

������跋山涉水， 晓行夜宿， 历经
数千里路程， 张仲景终于到了茅
山。

寻到那位老道士后， 仲景直
率地说出了专程前来求教的心
意。 老道士见仲景言辞坦诚， 又
是一位习医之人， 便先提出 《黄
帝内经》 上一些深奥的话语探
问， 接着又有意谈起老子的 《道
德经》， 仲景都能对答如流。 这
让老道士刮目相看， 不久就与仲
景成了忘年之交。

从此， 张仲景走南闯北， 勤
求古训； 东西奔波， 博采众方；
反复琢磨， 创制新药。 他治疗内
科疾病的医艺已趋于精熟的地
步， 但他感到在治疗外科疮痈上
还欠功夫。

某一天， 他听人说樊阳城有
位姓王的名医， 最善医治毒疮。
张仲景求教心切， 当天就打点行
装， 直奔襄阳而去。

这天晌午， 仲景寻路来到了
王医生药店门前， 苦苦要求掌柜
收他做个药店伙计。 碰巧这几日
看病买药的人特别多， 掌柜忙得
喘不过气来 ， 见有人要求当伙
计， 就当场让他试试该如何炮制
药材。 仲景一听， 放下行李， 立
即利落地干了起来。 掌柜见了，
大为满意， 问道： “你是何方人

氏？ 姓甚名谁？”
襄阳离南阳不远， 仲景知道

自己的名字已传到此地， 他怕说
了真话不方便， 于是答道； “我
是南阳人 ， 姓张名羡 ， 家乡遭
灾， 所以到外谋生。”

掌柜将此情况告诉了王医
生， 收仲景做了伙计。 从此， 仲
景处处留意， 将王医生治病的独
到之处一一记在心中， 并暗暗写
在本上。

有一天， 一个老汉匆匆来到
药店， 说他儿子病得厉害， 把王
医生请走了。 过了半个时辰， 老
汉来药店取药， 张仲景见处方上
有藤黄五钱 ， 知道病人肚中有
虫。 又过了一会儿， 王医生回来
了， 正要举步歇息， 仲景忙拦住
了他： “先生， 那老汉不久或许
还会再来请你的。”

“那药一吃， 病就缓解了，
怎会还来找我？” 王医生不满地
走开了。

仲景忙拦住王医生， 赶快解
释： “恕学生直言 ， 用藤黄杀
虫， 一般需要一两的剂量。 先生
只开五钱， 这药量不足以杀死腹
中虫子， 那没杀死的虫子闹腾起
来更厉害 ， 甚至会有性命危险
哩！”

王医生一下醒悟过来， 但一

时竟不知如何是好。 这时， 那老
汉果然又跑来了， 说孩子吃药后
肚子疼得更厉害了 。 仲景立刻
说： “王医生， 学生愿替先生走
一趟。”

当仲景到老汉家时， 病人正
痛得在床上打滚。 张仲景心中有
数， 掏出银针， 揭开病人衣服，
对准穴位刺了进去， 接着又让病
人服下一剂泻药。 过了不久， 几
条又长又大的虫子排泄出来， 病
人立即疼痛全消了。

回到店里， 仲景把出诊的情
况告诉了王医生， 王医生知道详
情后 ， 又惊又喜 ， 忙问 ： “张
羡， 你到底是什么人？”

“实言相告， 我姓张名机，
字仲景， 专到这里拜师学艺的，
怕你不肯收下我， 故当初不敢说
出真实姓名。” 仲景回答。

“哎呀 ， 原来是张仲景先
生， 久闻大名， 没想到你这么年
轻俊雅， 说什么拜师学艺， 可不
敢当！” 王医生说完， 立刻吩咐
设宴款待。 饭后， 二人立刻交流
起经验来， 他俩在医治内科外科
疾病上互相取长补短 ， 相得益
彰。

（摘自 《中外著名科学家的
故事 张仲景》， 四川少年儿童出
版社 1995年 4月出版， 有删节）

远游求教

������近来颈椎病加重， 头越来越
晕。 这种晕不是天旋地转的那种
眩晕， 坐着躺着不晕， 也没有脚
踩棉花的感觉， 而是走路时身子
会朝某一个方向倾斜， 靠腿用力
控制身体平衡。 日子过得束手束
脚， 不敢出远门， 连走路都小心
绕着坑洼走。

向医师是我的老乡， 从事针
灸工作多年， 早就劝我试试小针
刀。 我怕疼， 一直拖着没去。 这
回是真扛不住了， 只能硬着头皮
去找他。

他用手在我脖子和肩膀附近
反复按压， 寻找病灶和下刀的位
置。 我侧躺在治疗床上， 心里念
叨 “忍忍就过去了”， 可还是发
慌。 碘酒擦过后颈， 凉飕飕的，
恐惧来袭， 我突然坐起来， 说想
看看针刀长什么样。 他把小针刀

在我眼前一晃———原来跟挖耳勺
差不多大， 刀口是扁平的， 只有
一粒米那么宽， 和我想的斜口刀
不一样。

心里仍是七上八下， 盼着他
快点做完， 又怕他真的下刀， 就
像第一次约会的女孩在焦急地等
待男朋友， 希望他早点来又怕他
乱来。 挣扎了一阵， 心一横： 来
吧， 疼就疼， 总比一直这么晕着
强。

刀真的来了， 落在颈椎第二
节右边。 入刀的速度有点快， 从
皮肤进入肌肉， 只听到 “嘶啦”
的声音， 就像有人在撕一块布发
出的脆响。 刀往深处走， 碰到粘
连的地方， 他就轻轻划开。 还好，
谢天谢地， 不算太疼。 不到半分
钟， 刀抽出来， 一股带着温度的
鲜血顺着脖子流下。 向医师赶紧

用纱布压住伤口， 血很快止住。
接着在右侧风池穴旁补了一刀，
稍疼一些。 然后在左侧对应位置
也下了两刀， 感觉大抵相同。

四刀结束， 伤口隐隐作痛，
头脑却清醒不少， 一股清气从鼻
腔穿过， 直抵头顶， 非常舒服。
我又试着下地走几步， 身子不那
么容易歪了。 小针刀的效果， 倒
是来得实在。

向医师问我： “还好吧？ 没
你想像的那么疼吧？” 我点点头。
疼， 确实能忍， 但我好像不只是
忍了疼， 还突然明白： 人总是容
易畏惧那些未曾经历的事， 可生
命里许多困局的解脱， 恰恰始于
那一点鼓起勇气的尝试———就像
这一回， 我向着未知的疼， 探出
了一小步。

艾国华 （湖南 怀化）

��������12 月 10 日， 衡阳市祁东县
玉合街道绿野村乡村医生周永林
（前排中）， 来到山村农家， 与村
民一道学习 《大众卫生报》， 传播
健康知识， 指导冬季保健。 周医
生说： “我们订阅的 《大众卫生
报》 很实用， 是乡村振兴的‘健
康顾问’。”

通讯员 何晓晓 摄影报道

乡村振兴的
“健康顾问”


